
“为什么我们没有察觉到这一切 ?”激

烈的讨论虽已结束，国防部长的提

问却依然萦绕在离席而出的空军参谋长的脑

海中。沿着五角大楼的走廊，将军在沉思：“难

到是因为我们固执守望着自以为是的未来，

才懵然不察那并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真实

未来悄然来临 ?”进入第二个十年至今，先

兆已经显现，2020 年的局面将与这位空军参

谋长的预期大不相同。有感于当前局势对未

来走向的影响，将军思考着这个“新未来”

中不久还会发生什么，如果提前做好某些准

备，能否防患于未然而不至猝然不及。

从对前景的思考，空军参谋长联想到 

2010 年关闭美国联合部队司令部的决定。这

项决定或许有其财政上的正当理由，但是如

此仓促地取消武装部队作用与使命委员会在 

1997 年创建的联合部队司令部，显得非常短

视。军方领导不去考虑如何缩减使命需求，

却一刀砍掉主导联合部队作战经验、实验和

未来研究的机构。根据这项关闭计划，这些

责任将移交给联合参谋部，但是联合参谋部

已经不堪负担，根本不可能履行这些职能。

于是，未来研究淡出视野，趋势预测不再是

各军种协力参与的战略规划行动，而只是各

军种独自履行的规划和预算制订职能之一。

出现这样的状况，并非由于军方领导忽视未

来趋势，而是因为我军在组织结构上不重视

未来研究，因此未能做到预察未来趋势并把

这些预测正确纳入战略规划流程。

未来研究

战略性意外向为组织领导人所忌，肩负

国家安全责任的首脑更是如此。我们即使没

有看出本文开头隐含的战略性意外的性质，

但马上就能设想到国防系统反应迟缓的狼狈

相，虽然这个防卫体系拥有庞大的情报系统。

若要改善这种状况，仅仅承认自身弱点是不

够的，我们还必须摆脱那些不相信未来研究

的怀疑论者的影响，否则，我们将一直受其

束缚，跌跌撞撞地被动响应未来事态。

美国空军战略的制订和执行就其性质而

言都着眼于未来。作为一门学科，未来研究

包括预测和规划——预测代表认知层面，在

于确定未来趋向的可信度 ；而规划代表行动

层面，在于创建理想的未来。1 未来研究者

必须“预测 [ 他们试图实现的 ] 战略效应所

依凭的因果关系。”2 因此，战略的执行就是

一个实证过程，由此检验基于预测所产生的

假设而生成的战略理论。像其他军种一样，

空军也是一个以战略规划文化为主导的体制，

但是为了确保战略程序的平衡，我们必须给

这个文化配备同样强大的预测能力。

对未来的许多预测，固有可信度大小之

分，但问题是，我们探究的不是几率多大而

是是否可能。和其他部门一样，军方也在深

刻探讨未来的种种可能性，考虑如何将当前

的战略和部队结构适应这种种可能的未来环

境。未来学家 Edward Cornish 写道 ：“未来学

研究的目的不在于预测未来而在于改善未

来。我们需要推想种种可能的未来状态，并

据此做好准备。”3 然而军方还需积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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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某些不利的未来趋向扼杀在未然之际。那

么，这就不仅仅是为未来做好准备。另一名

未来学家 James Canton 因此告诫我们积极采

取主动 ：“如果你预见的未来极为严峻，就应

考虑阻止，否则你已经创造出的一切就可能

被毁掉。”4

未来趋势

对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预测可谓五

花八门，于是许多人把未来预测视为臆想而

不以为然 ；其实，对未来趋势的识别和表述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空军中，未来预测工

作与主流讨论极少关联，仅局限于空军参谋

部的分析或计划制订人员圈子内。这样的分

工虽然能够运作，但不能促进空军领导人之

间的必要和连续的对话，从而无法引起领导

班子的重视。

为促动对这种做法的修改，本文从五个

方面简略列出今后十年内的发展趋势（见下

表）。对每一个方面，本文还列举目前的状态，

作为线索向预测的未来局面过渡。本文不讨

论详细的因果连锁反应，也不做全面的解释，

希望这样有助于防止“纠缠于事态细节”，从

而能重点关注演变趋势的关键所在。在这些

未来预测中，有一些的可信度更大些，但是

每个预测都以目前现实为出发点，都有可能

产生 2020 年的空军参谋长想要避免的未来

意外。这些趋势预测既非包罗万象也非相互

排斥，只是描述几种可能发生的局面。

空军曾在 1996 年完成了一个名为《2025 

年未来趋势若干预测》（Alternate Futures for 

2025）的研究课题，列举了代号为 “格列佛

游记”、“财阀”、“数字化杂音”和“国王”

的几种未来情景。上文的简短描述不能与空

军这项研究项目的详细描述相比，但是至少

应可以帮助我们窥见若干值得思考的未来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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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十年趋势预测

目前趋势 未来趋势 / 事件

美军兵力
损耗

— 部队和装备十分疲劳

— 预备役部队供不应求

— 对需求胃口缺乏节制

— 全志愿兵部队逐渐消失

— 全员部队结构崩溃

— 创建合同制军事单位

— 朝不分军种的统一武装部队过渡

哈里发 
崛起

— 伊斯兰激进主义滋蔓

— 伊斯兰世界缺乏团结

— 战争针对“恐怖”而非激进伊斯兰

— 发生对美国 / 以色列的大规模攻击之后，伊斯兰国家集结在 
    埃及周围 

— 伊斯兰恐怖分子反复攻击美国领土并发出核攻击威胁

基础破裂 — 部队规模缩小且军事基地减少

— 武装力量人数不到人口的 1%

— 各军种的宣传广告减少

— 公众反感代价昂贵的战争和金额庞大的国防预算

— 公众对军方的崇敬 / 信心大幅下跌，变成对立情绪

— 文官和军事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

— 美国孤立主义抬头，要求缩减武装力量规模的国内压力渐增

熊猫快车 — 中国崛起

— 韩国 / 台湾局势不确定

— 亚洲取代欧洲成为世界角力中心

— 美国丧失在亚洲的影响力

— 日本被孤立，台湾受胁迫

— 中国抛售美国债券

美国国情 — 民主党与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形成蓝红分化

— 国内纷争不断，茶党、国债压力、失业率、移民 
   问题、医疗保健、个人隐私权、国土安全（运输 
    安全局）和环境等问题纠结

— 公众信心丧失

— 政治派别对立和激进化日益严重

— 政治暴力露头

— 使用戒严法和现役军人平息国内动乱



测。5 此外，像 1996 年的研究项目一样，本

文的真实意图不是预测未来，而是期望推动

对未来的讨论，重新建立未来预测和战略规

划之间的关联。

意义所在

以上的所有预测，按理应提出远更详尽

的数据，但从这些简单的预测中，我们不难

想象到，每种潜在的未来局面都可能产生空

军和美国预料不到的战略意外。出现任何一

种特定局面的可能性虽然极小，但是只要它

处于可信的范围内，我们在进行战略规划时

就必须加以考虑。把所有这些可能性包括在

规划因素内，空军战略制定者就能够规划未

来，减少意外结果带来的风险。诚如安东

尼·德·圣 - 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所说 ：“对于未来，你的任务不是

预见其之发生，而是促成其之到来。”

本文倡导空军重振未来研究，并非试图

用预言世界末日的精神分裂症来取代目前的

短 视 症。 正 如 查 尔 斯· 泰 勒（Charles W. 

Taylor）的模型所示，可信的未来范畴并不包

括所有可能的未来（见下图）。泰勒使用这个

“可信度锥形图”勾勒未来的形势格局，但是

包括了许多可能的替代变数。通过这个流程，

空军领导人可以评估目前的计划，且一旦实

情发生与计划有偏差时不至意外。空军领导

人如果能够前瞻到所有这些未来局面，而不

是只盯住空军的目标（理想中的未来），就能

够洞察周边发生的一切，从而避免重大的意

外。

采取行动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军不久前

反复提出警告 ：警惕美军成为一支“空心部

队”，可惜很少有人从未来研究角度看待此警

告。此警告正是意在把对美军而言不利的然

而可信的未来趋向“扼杀”于未然。邓普西

将军凭借其对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空心”军

队的经历，以及对目前走向的关注，前瞻到

美军的未来可能出现作战过度透支而战备力

告罄的局面。将军在去年通过呼吁和调整程

序等各种行动，已经彰显明确的意图，这就

是阻止出现一个美军耗尽力量而成空壳的未

来。

军方高层领导人必须把未来研究与目前

战略和规划置于同等重要的考量。但是这将

要求我军改变文化思维定势，调整目前军事

规划的僵硬模式 ：“要正确处理战略预测的本

质性模糊，需要我们采取不同于仅仅提供正

确数据或信息的另一种态度。”6 战略规划者

早就知道，规划的真实价值，不在于已经成

形的计划本身，而在于规划过程中的智慧体

现。同理，对未来趋势的勾画，其最大价值

来自于探索未来的过程。但是，为使战略预

测具有意义，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走过场式

的“头脑风暴”讨论，就是说 ：“战略预测的

目的是使当前的决策更加知情及合理。通过

前瞻将种种可能的未来置于考量之中，使现

在的行动更有成效。”7 战略预测为军方领导

人带来许多好处，推动他们思考当前的资源

运用对促成或消除某种未来终局的作用。

我们现在可以将军队的“目的 - 途径 -

手段”经典模式构建在对地平线未来的预测

之上，即使在变数极大的时期也能指明道路。

我们不应该抛弃久经考验的军事战略规划做

法，但是，快速变化和风险的交集，要求我

们接纳新做法，藉以改进我军的敏捷适应能

力和信心。一如比尔·劳尔斯顿和易安·威

尔逊（Bill Ralston and Ian Wilson）的告诫：“对

未来局面做出预测的真实价值……不在于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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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更多精确的预见，而在于改进我们对

周围世界动态变化的理解，看到世界形势演

进的种种可能，鼓起勇气和信心来做出困难

的决策，并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响应速度。”8 

从现在开始，军方领导人必须把未来研究学

视为必要的工具，既为创造一些未来，也为

阻止另一些未来，从而领导军队安然度越变

数横生的时期。

结语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国防部内

出现了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我们在认知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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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的未来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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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度锥形图（来源 ：Charles W. Taylor, Alternative World Scenarios for A New Order of Nations [ 全球

新秩序下的种种未来世界事态 ], Carlisle Barracks,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1993], 5, http://www.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army.mil/pdffiles/pub245.pdf.)



面强调军事转型、军事改革和下一代战争 ；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叛乱分子策马

与我们周旋和海盗重新横行公海。我们不可

因为未能预测到 2012 年的“替代变数”，就

谴责未来研究。实际上，目前局面的意外出现，

更应该推动空军抛弃现在大行其道的短视趋

势，重新注重未来研究。对未来十年的预测

将同样充满挑战，但是空军领导人必须养成

前瞻意识，把握预测和规划，针对种种可能

的未来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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